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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逆淘汰

时令正值深秋时节。

L 省的省委书记王景林驻足山巅已经有二十多分钟了。秘书黄诚站在

山脚下滨海公路旁的望海亭里，不时向上张望。本来这个亭子便是游人观

赏海景的极好去处，可首长偏偏要爬上山顶去看海，还叮嘱他和司机不要

作陪。黄诚知道，山上不远，有一处首长时常挂怀的所在，他一定会去那

里的。

山并不高，但由于脚下是立陡立陡的峭壁，便显得有几分巍峨了。站

在这里，极目远望，整个临海地区——不！一个小时前，当省委书记王景

林在地委干部大会上宣布国务院的决定后，这片 210 平方公里的土地便已

更名为“滨州市”了——整个滨州市尽收眼底。一望无际的海岸线恰恰在

这一带形成一个漏斗型海湾，这便是鲸鱼湾港，北方最大的天然不冻港之

一。虽然它的知名度不及大连、青岛、上海等国际海运枢纽港，年吞吐量

却也在东北亚名列前茅，何况就全国而言，它凭借地理上的优势，长期占

据着对俄罗斯贸易的头把交椅，已经是 L 省统计国民生产总值（GDP）时

不敢忽略的因素。

海天一线。阳光下，远处的海面上波光粼粼，几艘挂满风帆的小渔船

像五线谱上的音符一样漂浮着，看不出它们是在移动。鲸鱼湾港区不时有

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往来，深水泊位停着的那艘万吨轮便是著名的“谢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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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号”，据说这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为纪念 20 世纪初那位流亡中国东北、

并长期在前苏联远东地区与布尔什维克相对抗的白俄将军所建造的现代化

散装货船，现在则是往返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和鲸鱼湾之间的主要船舶。王

景林记得，八年前两大港口直达航线开通，“谢苗诺夫号”首航抵达时，

曾经邀请中方官员登船参观，但考虑到这艘船的名字毕竟有诸多忌讳，所

以省里严令当地不许任何人以官方身份登船。这才几年过去，那些条条框

框便都被打破了，汶川大地震后，当这艘船载来救灾物资时，自己也亲自

到船上向捐赠方、那个仪态高贵的伏莲依娃女士表达谢意。她是在美国注

册的“丽兹·卡尔顿”集团的欧亚大区总裁，也是俄罗斯民间对华贸易的

头号大牌，实力雄厚。

王景林转身顺着山坡小路向身后不远处那个小村落走去。这个小渔村

叫鲸口村，只有几十户人家，早年都以打渔为生，这十多年来，年轻一代

陆陆续续当上对俄贸易的倒爷，出海的事反倒成了那些老渔把式的营生。

当然现在没有哪一家是靠跑海为生，偶尔登船，也是以消遣为主。倒是有

几户人家的海上养殖经营得不错。这一带的海参、海蜇、海胆都是名贵品

种，外贸需求量很大，所以海上人家早已经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了。

那条倒扣着的旧渔船像是一只路标，王景林远远看到它，不由得会心

地笑了。他把风衣脱下，挎在肘上，拾步走到用大块山石垒成的小院门前。

院子里是一幢正房，五开间，典型的海边渔家结构，平顶，没有瓦，窗棂

还是那种旧式的木格栅；院子不小，夯土地面却收拾得很干净，角落里可

能养了几头猪，不时传来呼噜呼噜的叫声。快到中午了，房顶的烟囱里冒

出袅袅炊烟。

王景林见一个身着渔家蓝色染花短衫的女孩子正伏身在旧渔船的船帮

上，双手掩面，嘴里念念有词，不知在做什么，便重重地咳嗽一声。

女孩子一惊，便转过身来。王景林依稀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她，却又

想不起来。这女孩个头不高，长了一张略有些婴儿肥的脸孔，眼睛很大，

睫毛出奇地长，忽闪忽闪的，盯了王景林一眼，见是生人，便高声向屋里

喊道：“爷爷！有客人来了！”

像变戏法一样，哄的一声，从船底下钻出一群三五岁不等的小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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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男有女，一齐扑向女孩的怀里。原来她正带着他们玩“躲猫猫”。

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从正房出来，手搭在眉端朝着王景林打量，看清

楚了，笑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可真会赶饭口——干煎小黄花鱼，

高粱米水饭，小葱拌豆腐，这可是在省城里难得吃到的呢！”

谈笑风生间两人在屋前那棵老石榴树下坐定。那个姑娘懂事地拎出一

把大铜壶，给每人倒上一大碗酽茶。这当儿，那群小孩子扑过来，这个揽腰，

那个抱腿，吵着闹着要姐姐带他们继续玩，老人吩咐道：“亭亭，你把他

们带到外面去吧，爷爷这里有事儿。”

女孩子乖巧地应着，像老母鸡带雏儿一样把十多个孩子领出了院子。

王景林来看的这位老人便是二十年前曾经担任过 L 省省委书记的老八

路刘柏年。他是这鲸口村土生土长的渔家子弟，离休后不愿意在省城住，

执意要回老家安度晚年。当年在部队时，王景林便是他的部下，担任省委

书记后，每隔一段时间，他都要来看望这位老上级。

“我知道你快要来了。”刘柏年自信地笑道，“从新闻里听到中央批准

临海地改市，我就估摸着你会亲自过问这件事。”

“是啊，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抓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等于一切从零开始，

难度很大啊！”

“中央的决策是英明的！”刘柏年由衷地说，“过去我在省委时，对沿

海一带开发开放重视不够，现在看，多少拖了全省经济的后腿。你这步棋

走得非常妙，申请地改市，临海地区借这个东风，很快就会有一个大发展。

中央显然也是看到了这其中蕴藏的潜力。”

王景林喝了口水，说 ：“本省外贸格局，长期以俄日韩为三大支柱，

如今对日对韩进出口额都是逐年增长，只有对俄贸易缺乏统一管理，不

断下滑。这次俄罗斯出重拳清理‘灰色清关’，更使得这一块出口雪上

加霜。临海地区是对俄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不能让它失去支撑作

用。省委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才提请中央改变现行体制，强化对它的垂

直管理。”

“你考虑得很远。”刘柏年赞许道，“滨州市成立后，还是要把加强外

贸作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这是最快捷、最合算的一条路子，也是在短期

内吸引外资最有说服力的资本。”



4
提拔·逆淘汰

“是啊！有中央支持，有区位优势，现在看来，新的滨州市占据了天时、

地利，前景看好，我是很有信心的。”

“天时、地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和。”刘柏年两眼炯炯，带有

提醒意味地看着王景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午饭很简单，却有鱼有菜有汤。做饭的是一个年近六旬的妇女，刘柏

年说，村里委派她来照料自己的生活。

“她可是这个家里的一把手哦，上至八十老翁，下至三岁孩童，都要

听她摆布！”

她谦和地笑了笑，哄着另一张桌上的十几个孩子吃饭。名叫亭亭的那

个女孩子也忙前忙后地给她打下手。

边吃边聊，王景林发现和上次来时相比，孩子的数量似乎又多了一些。

一问才知，好几个孩子都是父母长年在俄罗斯做生意，家里没有人照料，

才被刘柏年收留下来的。本来村里打算付一点抚养费给他，但老爷子硬是

不要，说自己一个月上万元离休金足够用的了。

“看看那个小黄毛！”刘柏年放下筷子，从亭亭手里接过来一个四岁

左右的小男孩儿，“他叫瓦沙，他爸爸是这个村里的，和一个洋姑娘好上了，

生了孩子，那俄国妞儿不想要，就送回国来。现在他的中国话说得蛮好呢！”

他把孩子放在地上，叫他背首诗，瓦沙背着小手，朗朗背诵道：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瓦沙的声音清脆，带着奶味儿，非常好听。王景林喜爱地把他抱起来，

夸奖他长得漂亮。

刘柏年深叹了口气，说：“可是你想不到，这个小男孩有血友病。”他

指指身边的孩子们，声音低沉地说，“这几个，或多或少都有些智力障碍。”

王景林吃惊地问：“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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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遗传，有些是近亲结婚，还有些是环境因素造成的。”刘柏年

忽然转变了话题，“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有个很严重的缺陷，不知道

你注意到没有。比方说，城里人只能生一个小孩，而农村却执行的不是很

严，有条件的都生了两胎。而现实情况是，城里人受教育程度明显比农村

人要高得多，长此以往，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生的后代越少，而越是

受教育不足的人，生的后代越多。就局部地区而言可能无关紧要，但从整

个人口基数来说，可就不得了，这里面隐藏着极大后患，关系到整个民族

的素质啊！”

王景林点头赞同：“上个月，省里召开人口工作会议，中国医学科学

院一位年轻专家专门向我提过这个问题，他说这就是‘逆淘汰’现象——

差的淘汰好的，劣的淘汰优的。一代人两代人看不出来，几代人过后，后

果就非常可怕了！”

“嗯，我知道那个小伙子，他在我这里住了三四天，做了不少调查。”

刘柏年蹙眉道，“畅英去世，我非常难过，由此也令我想到，我们在干部

任用上，是不是也应该防止出现类似的‘逆淘汰’现象？”

雷畅英曾是刘柏年的警卫员，后来担任 A市市委书记，是个刚直不阿、

不谙为官之道的朴实干部，因为与擅长玩弄权术精于拉帮结派的市长合不

来而毅然辞官，最终遁入空门，郁郁而终。听刘柏年提起他来，王景林不

禁默然，良久，才起身握住刘柏年的双手，动情地说：“老书记，对滨州

市的新班子，你完全可以放心。省委已经决定，调程可帷同志来担任第一

任市委书记——你是认识他的，前年正是他扳倒了市里的腐败势力，打了

一场整肃吏治的漂亮仗。他已经从中央党校结业，明天就可以到滨州市上

任了！”

王景林与刘柏年作别，老书记吩咐亭亭送客人下山。女孩子抱着瓦沙

跟在王景林身边走出院子。王景林温和地问她读过书没有，她自我介绍说，

她是主动要求来帮助刘爷爷照料这些孤残儿的，算是社会志愿者。

“我叫焉雨亭，前些年大学毕业，做过一段广告传媒工作。”她落落大

方地说。

王景林脑海里一亮，焉雨亭！他顿时知道她是谁了。上个月处理 A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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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校那起案子时，他从卷宗里见过这个姑娘的照片，怪不得一照面觉

得那么眼熟呢！

前临海地委书记、即将出任新滨州市人大常委会首任主任的哈文昆气

恼地拍了一下写字台，吩咐站在桌前的办公厅主任乔磊给匡彬打电话，请

他过来一趟。乔磊知道这位上司这些日子心情一直不好，不敢怠慢，直接

要通了市政府那边的电话。已经被确定转任市长的匡彬答应马上过来。

摆在哈文昆面前的是原临海行政公署派驻俄罗斯商务协调办公室发回

来的一份紧急电报，内容是通报俄方突然查封切尔基佐夫斯基集装箱大市

场的情况。昨天，俄罗斯莫斯科市政府突然宣布无限期临时关闭该市场，

并将集中销毁市场内价值高达 20 亿美元的中国“走私”商品，这使在俄

华商蒙受巨大损失，仅临海地区在这个市场里被扣押的商品便价值 12 亿

美元，另外还有约三十名商户被抓，其中既有来自原临海地区的官方贸易

人士，也有民营企业代表，而身份最高的则是腾鳌集团驻俄罗斯贸易代表

处总代表同时又是临海地区驻俄协调办主任慕铁前。对哈文昆而言，俄方

忽然变脸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这一举动彻底打乱了他谋划多年的总体布

局。何况协调办主任代表的是中方一级地方政府，这又涉及外交尊严问题。

临海地区在全省十多个地市中，经济总量原本一直处于最末位置，土

地贫瘠，农业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大型工业企业倒是有几个，但都是

位于大山里的兵工厂，受中央有关部委直辖，地方根本不能染指；中小企

业形不成规模，产值、效益都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唯独海洋资源还算得

上丰饶。但临海也有得天独厚之处，那就是鲸鱼湾港，是东北地区重要的

出海口之一。哈文昆担任地委书记后，敏锐意识到要振兴临海经济，除了

抓好对外贸易之外别无他途。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强力作用下，临海地委和

行署用了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从根本上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将原

先死抠“以粮为纲”、追求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那种陈旧而不切实际的旧

观念转变为主打外贸牌，经营“大集团、大项目、大贸易、大流通”的新

思路，将政府财政毫不吝啬地投入到这“四大”上面，很快就带来明显回报。

借助区位优势，如今全地区对东北亚各国外贸总量已经占据本省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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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尤其是对俄贸易，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市，位居全国第一。除国有的

临海外贸公司外，民营和个体进出口也形成了各自体系，可以说，整个临

海地区的经济命脉完全维系在对外贸易上面。

眼下哈文昆正在下力气运作的一件大事，是争取省里和中央有关部委

同意，在鲸鱼湾港建立国家保税区，实行沿海特区的优惠政策，促进地区

经济来一个大发展。正在这个当口，地改市进入操作阶段，于是这件事便

成为哈文昆在地委书记任内导演的最后一出大戏。他想给自己几十年的政

坛生涯画一个完美的句号。昨天传来消息说，北京方面外经贸和交通主管

部门已经倾向于同意进一步开发鲸鱼湾沿线黄金海岸，而省里的态度也很

积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哈文昆想，自己可以给新任市委书记一份丰

厚的政治遗产了。须知几代临海人都把建设鲸鱼湾国际海运枢纽当做一个

梦想，而这个美好前景是在他哈文昆手里拉开帷幕的，仅此一点，就足以

彪炳史册的了。

可是，支撑这个计划或者说能够让上头动心而同意建立保税区的首要

因素是对俄贸易的蓬勃发展，倘若俄方卡死这条生命线，鲸鱼湾港就失去

了活力。除了对东北亚地区的海运业务外，这个港口在内贸方面毫无竞争

力可言。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俄罗斯当局的不明智决策成为常态，

乃至使新诞生的滨州市遭受池鱼之殃。

哈文昆暗自骂道，这些大鼻子真他妈的不够意思，半年前对方派了一

个庞大的经济代表团来临海访问，自己亲自出面，高规格接待了他们，当

时双方觥筹交错，回顾历史，畅叙友谊，气氛极为融洽。可是如今这边刚

刚“翻牌”，你不做点祝贺的表示也就罢了，却迎头给了一个突然袭击。

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面前，友谊不

过是一张纸尿片！

匡彬很快就过来了。这是一个长相随和的中年人，在哈文昆面前表现

得很敦厚。他是哈文昆一手提拔起来的，前任专员白逸尘在任时，他从行

署秘书长一步步当到副专员、常务副专员。白逸尘过世后，他接了班。此

次临海地区地改市，本来哈文昆提议由他担任市委书记，却未获省委同意。

尽管如此，他也对哈文昆充满感激，知道这位老领导为自己是尽了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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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彬是个聪明人，一听哈文昆找自己，就知道是商量对俄贸易的事，

便带来外贸局、经协办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哈文昆一看很满意。这也是他

看好匡彬的地方。从早年在外贸公司时起，匡彬就在他手下工作，匡彬最

大的优点就是善于揣摩领导心思，提出的一些建议也能扣准哈文昆的心路。

哈文昆是回族人，吃不惯大食堂里的饭菜，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匡彬便安排

食堂专门设立了一间民族灶，名义上是给全厂二十多个少数民族职工供应

民族餐，但实际上成为哈文昆一个人的“特供”餐厅。本来对牛羊肉一口

不沾的匡彬，为了适应上司的口味，硬是逼着自己逐渐习惯并接受清真饮

食，而且还利用闲暇时间跑遍鲸鳍镇，把镇上大大小小的回民餐馆了解得

清清楚楚，包括地理位置、交通路线、星级档次、菜肴特色、装修品位、

厨师水平、联系方式，都画在一张图表上。当上专员后，又极力扶持开办

了全临海地区最大、最豪华的伊斯兰饭店“天方楼”。哈文昆很早就看出

此人心思慎密，善解人意，是个可造之材，于是不断加以提拔，直到今天

匡彬成为全临海地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方诸侯。

匡彬和外贸局、经协办的几个人依次走进哈文昆的办公室，详细汇报

了俄罗斯方面的动向，并提出各自的对策。哈文昆边听边沉思着，心情慢

慢晴朗了一些。看来俄方此举属于临时措施，而且是莫斯科地方当局所为，

至少离临海最近，贸易量最大的远东地区还没受波及，这就好办。治理“灰

色清关”，俄国人每隔一段时间就要重复搞一次，就像癫痫病患者不定期

发作一样，只不过这次声势大一些而已，过了这个风头，一切都得恢复老

样子，毕竟在短期内俄罗斯还离不开与中国人进行的易货贸易。

哈文昆松了一口气，这样看来，暂时无需小题大做，但也不能掉以轻

心。看来自己有必要亲自往莫斯科跑一趟，给驻那里的商人和代表们打打

气，让他们稳住阵脚不要慌。只是，现在自己是临时代管市委工作，以什

么身份前去合适呢？

他说出自己的考虑和顾虑，匡彬提议，人大有法律监督之权，完全可

以对政府的施政措施进行执法检查，驻俄商务协调办也是政府部门之一，

有义务接受人大监督，人大主任前去名正言顺，何况我们与对方之前有着

良好的交流与合作，此时应该进行必要的立法方面的交流。外贸局、经协

办的几个人也一致应声附和。匡彬补充说，市政府关于鲸鱼湾港保税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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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引资计划已经得到省里批准，腾鳌集团于总帮忙联系“丽兹·卡尔顿”

集团参与投资，这个集团的欧亚大区总部就设在莫斯科，哈书记此行正好

可以与对方先行接触，争取能达成合作意向。

处理完俄罗斯方面的麻烦事，哈文昆吩咐乔磊打电话召来副市长兼市

公安局长姜大明。

“白专员的事，省里最后是什么态度？”

简单寒暄两句后，哈文昆直截了当地问。

“省厅没有明确表态，但我观察，基本上同意我们的意见。”姜大明回答。

白逸尘在住处突然死亡，医生的诊断是糖尿病急性恶化导致并发症，

引起心力衰竭从而梦中瘁死。但是白逸尘的家属却断然不肯接受这样的结

论。白逸尘的妻子几年前就去世了，他一直独自住在鲸鸿宾馆里。唯一的

女儿在英国留学，匆匆回国处理后事后，对父亲的死因提出疑问，因为她

本身便是学医的，认为糖尿病不可能导致病人突然瘁死。为此，她要求对

父亲的发病、救治以及去世的过程进行详尽调查。

接到白逸尘突然去世的消息，哈文昆表现得很吃惊。他在鲸鸿宾馆当

服务员的外甥女尹七七声音颤抖着向他报告这一噩耗时，他第一反应是马

上通知 120 再派人前去抢救，并当即给匡彬和班子里其他人打了电话。当

他二十分钟后赶到白逸尘所住的宾馆时，白逸尘早已离开了人世。一旁的

医生表示死亡的原因是胰岛素注射过量。

白逸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每天都离不开胰岛素，尹七七为他服务的

一个重要职责，便是在他入睡前给他注射一定量的胰岛素。白逸尘的女儿

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是尹七七疏于责任心而给病人过量用药，甚或这里有

更深的阴谋。这样的指控让上上下下都有很大压力，为此，哈文昆责成姜

大明具体负责，抽调有关专家组成专门小组对整个事件进行深入调查，鉴

于自己与尹七七是舅甥关系，为避嫌考虑，由匡彬全权负责调查工作，并

将结果向地委和省委报告。匡彬和姜大明前后忙活了一个来月，又把事发

当晚白逸尘见到的最后一个人，也是给他执行注射操作的尹七七关起来进

行深入细致的询问，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护士出身的尹七七通晓基本

的护理知识，不可能冒失到擅自给病人加大剂量的程度。但调查组根据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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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迹象分析，病人的确有注射剂量过大导致血糖骤降的可能。众所周知，

白逸尘自己也会注射，有时晚上参加宴会不能及时赶回宾馆，在入席前他

就会找房间悄悄给自己扎上一针。由此看来，即使用药过量，也有可能是

他自己感觉不适而自作主张给自己补了药。当然这只是分析而已，因为包

括尹七七在内，没有人亲眼看到。

关于白逸尘死亡的调查报告写好后，哈文昆召集常委会听取了汇报，

并以地委和行署的名义具文上报省里。当时省委书记王景林不在家，省长

向世群便批转省公安厅介入再次调查并拿出最后定论。姜大明为此来来回

回跑了省厅若干次。

“逸尘同志英年早逝，是一个重大损失，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十分

难过。”哈文昆说着，眼圈似乎有些发红。“女儿有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她就这么一个亲人了。你们要站在那孩子的角度想问题，尽快把这件

事处理好，也把相关人员解脱出来，不然，我这当书记的，还有班子里其

他同志，都有压力啊！”

乔磊和姜大明都点头说明白。

哈文昆转向乔磊说：“逸尘同志平素自律甚严，身后没留下什么遗产，

他女儿在国外留学的费用，看看能不能找个渠道资助她一点？这件事你去

办。等程书记到任，把这个情况也向他汇报一下。

乔磊允诺下来。

抬腕看看表，快到竣工典礼时间了。哈文昆带着班子成员，乘车往听

涛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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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涛苑小区工程被看做是给新的滨州市成立的献礼项目，开工那天，

正是省里有关地改市的请示上报国务院的日子。全部工期八个月，一直由

地委书记哈文昆亲自主抓，是临海地区多年来少见的规模最大、现代化程

度最高、工程进度最快的楼盘。而高达 120 米的 8 号楼则是整个鲸鳍镇的

天际线，不仅造型前卫，而且坐落在半山丘陵地带，面向鲸鱼湾，地理位

置极佳。开盘未半，整幢大厦的上百套大小户型的楼花便被抢购一空，创

下了临海地区房地产开发业界楼花销售的新记录，鲸龙房产当然也从中大

赚了一笔。鲸龙能拿到这个地块，按说也是抢来的美食。本来地区规划办

在挂牌出售这块地皮时，实力更强的兴东地产捷足先登，以 2.5 亿元人民

币的天价拍得了开发权。兴东地产有香港背景，资金雄厚，被誉为 L 省房

地产业的龙头老大，省内几个大城市的著名楼盘，几乎都有他们涉足。腾

鳌集团的主业是对俄贸易，房地产开发只是近几年才插足进去的，无论是

经济实力还是技术力量乃至施工资质，鲸龙都无法与兴东相抗衡。但是事

实却是，已经草签了意向的拍卖协议一夜间忽然被宣布作废，理由是拍卖

程序有欠公平，而几天后，这块肥肉竟然落入鲸龙口中。更令兴东那位港

方老板难以理解的是，自己的 2.5 亿元人民币是现汇，竟然敌不过鲸龙“空

手套白狼”！——鲸龙拿到这块黄金地皮，只是先期投入不到八千万，其

余都是以尚在图纸上的二十余幢楼盘作抵押换来的银行贷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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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揭标结果出来之后，房地产圈内一片哗然。众所周之，拿到这块

地皮，便等于拥有了一台印钞机，其投入产出比之高，不单单是“暴利”

两个字能够形容的。鲸龙房产及其母体腾鳌集团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无奈

之下，临海地区规划局、招标办特地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声言兴东地产

之所以落选，是因为没有办理齐全在本地区进行房地产施工的一应手续，

况且从扶持本地企业的动机出发，由鲸龙房产拍得这块地皮也是情理之中。

至于有记者提出这样做是不是有地方保护主义的嫌疑，新闻发言人顾左右

而言他，草草宣布散会了事。这起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作为临海地区的“一号项目”，地委和行署都给予极高重视。规划局

和城建局一致提议由行署专员白逸尘直接负责这项工程，但施工尚未展开，

白逸尘就病倒了，于是地委书记哈文昆自告奋勇亲自出面承担起对工程的

全面管理。八个月里，他不下十几次亲临施工现场，一再要求鲸龙房产精

益求精，从高从严，打造一个精品楼盘，为临海地区的房地产业放一颗卫星。

竣工入住仪式设计得非常到位。作为天际线的 8 号楼周边的几栋小高

层两周前就发了钥匙，业主大多已经搬了进去。留着 8 号楼用来剪彩，为

的就是营造一种喜庆祥和的气氛。松柏搭成的庆功门，围绕小区四周的数

百面彩旗，上百人的鼓乐秧歌队，十余只硕大的氢气球拖着长长的标语在

天空中摇曳，二十门礼炮静静地候在会场一侧；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下，还

有一队身着鲜艳服装的少先队员，他们人手一束鲜花，准备献给各级领导；

电视台的转播车也早早到了现场，临海地区有史以来也是新的滨州市第一

个投资过亿的民居项目竣工，这种最能体现领导者政绩的重大新闻哪能错

过！主席台上，雪白的桌布上摆着几十把房间钥匙，每一把上面都拴着一

个鲜红的“福”字结，那是要等到宣布入住时由市领导给业主发放的，想

必那时每个领钥匙的人都会是一脸的感恩戴德，而那种场面是最令执政者

陶醉的了。

这个仪式也是新组建的滨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首次正式在市民面前

亮相。除了新任滨州市市委书记程可帷尚未到场外，哈文昆率领班子全体

成员都到了现场。市长匡彬，新从外地调来的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张嘉

缑，由行署领导转为市领导的其他几个人依次登上主席台。上午临近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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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吉祥美好的时刻，新任滨州市市长匡彬走到麦克风前，高声宣布听

涛苑竣工入住剪彩仪式开始，顿时鼓乐齐鸣，鞭炮大作，礼炮声声声震天，

几百只鸽子和成千上万只气球腾空而起。翩翩秧歌舞中，少先队员们欢呼

着涌上主席台，向市领导和工程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代表献上鲜花，

整个现场一片欢腾！

这时，令所有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距离主席台正前方二十多米

处，身披多道彩色条幅、外罩乳白色墙砖、在阳光下熠熠闪光、高高矗立

在众人眼前的 8号楼像是一个喝酒过量的醉汉，又像是被震天价响的礼炮、

爆竹、锣鼓声惊吓着了一般，竟然摇摇晃晃地仰身向后倒去！参加剪彩仪

式的人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前后也就十几秒工夫，整幢大楼便在

一片惊呼声中訇然倒下。巨响声中，随即卷起一阵狂暴的灰尘，俨然一场

核爆炸带来的冲击波，黄土裹着沙粒扑面而来，主席台上的人们险些被这

一阵飓风卷倒在地。

参加仪式的人们惊恐地狂叫着争相逃命。鞭炮和气球的碎屑漫天飞舞，

插在四周的彩旗东倒西歪，松柏彩门也被气浪连根拔起。几分钟后，尘埃

落定，勉强保持着镇静的哈文昆看到，现场一片狼藉，而他脑海里却是一

片空白，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场景，肯定已经通过电视直播被全市人民都

看到了。回头看看倒下的楼体，他暗自额首称庆，幸亏大楼是向后倾倒，

那一侧是一片空地，如果是反方向倒下，那自己和在场的上千人，不知会

是什么下场呢！

主席台上的领导们还算有些风度，至少没像台下的人们那样狼奔豕突、

一片惊慌，不过每个人的脸上和身上都是一层厚厚的尘土，而且个个像木

头一样呆住了。哈文昆两手平压，脸上一片凝重，带着众人向正前方望去。

8 号楼倒下的形状很有型，竟然毫无破碎之处，甚至连每扇窗户上的玻璃

都完好无损，就像一个积木玩具平躺在地上。只是楼基处，上百根柱子状

的粗壮桩基从根部齐刷刷地折断了，从地下拔出的黄泥裹在桩基上，宛如

附在骨头上的血肉，看了令人心里一阵阵战栗。哈文昆忽然感到眼前眩晕，

踉跄一步，险些跌倒。

与此同时，腾鳌集团的董事长于先鳌以为自己是在欣赏一部好莱坞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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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大片，不相信似的摇摇头，努力睁大眼睛——没错，对面墙上那 64 寸

液晶屏幕里，披红挂绿、趾高气扬的听涛苑 8 号楼的确是在一点点倾斜，

开始是慢慢的，缓缓的，像是慢镜头，但很快就加快了后仰的速度，还没

等于先鳌醒悟过来，便已訇然倒下，现场如同刮起一场沙尘暴，刚才还漫

天飞舞的鞭炮残屑和成串的五彩气球，一瞬间都被几十丈高的烟尘遮蔽住

了，画外音只有一声如同闷雷般的巨响，震得人心里破碎了一样。

于先鳌立刻意识到，这绝不是电视台在搞恶作剧，而是实实在在发生

的事情。

听涛苑出事了！哈书记亲自抓的样板工程、被政府当做地标性建筑予

以关注的 8号楼，匪夷所思地倾倒了，而且是整体垮塌！

腾鳌山庄“鳌宫”大厦里，同时在收看现场实况转播的显然不止董事

长于先鳌一个人，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办公室主任石榴推门进来，脸上带

着明显的惊惶，身后还跟着市场开发部部长姚宜南等公司的几个中层头头。

于先鳌不快地皱皱眉头，手下人不请自入，这是很少有的事，他明白，这

些人都慌了神。

“怎么？天塌了？”

于先鳌威严地板起脸，从宽大的老板台后面站起身，随手按动遥控器

关掉电视机。在这个关头，他不能让部下看出自己乱了阵脚，尽管心里也

是七上八下的。他吩咐石榴留下，把其他人赶了出去。不待说话，老板桌

上的电话先响了。他马上知道是谁打来的。

电话里这个人是于先鳌不能不特殊对待的角色。于先鳌从来不直呼他

的名字，而总是尊称他“老大”，这位老大似乎也默许他这样称呼自己。

老大在电话里表露出少有的愤怒，语气非常严厉，叱令于先鳌抢时间做好

善后，最大程度地挽回不良影响。

“如果因为这个事故带来连锁反应，你可要知道它的后果！”

老大的声音阴森森的。于先鳌已经习惯了他这种声音，甚至猜测，大

概是因为饮食习性不同才导致他说话总是这样凉嗖嗖的令人周身发冷，但

此刻，仍为这个使他不寒而栗的声音而一阵忐忑。

那边的电话断了，于先鳌不假思索，当即拨打贾伟达的手机。贾伟达

是腾鳌集团下属的鲸龙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听涛苑项目的总负


